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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母亲”都贵玛和她 28个“国家的孩子”
  都贵玛是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

的牧民，她与 28 个“国家的孩

子”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人。

11 月 5 日，这位“草原母亲”被

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三

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

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内蒙古的

牧民群众奉献爱与担当，抚养

“国家的孩子”，生动诠释了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同胞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

  “人的一生总有忙不完的

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用

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都

贵玛说

本报记者张洪河、哈丽娜、魏婧宇

　　“草原母亲”都贵玛，最近又传来了好消息，
11 月 5 日，她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
　　都贵玛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脑木更苏木的牧民，她与 28 个“国家的孩
子”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人，她被亲切地称为

“草原最美的额吉”。2019 年 9 月 29 日，都贵
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身穿紫色蒙古袍，头戴橘红色头巾，79 岁的
都贵玛坐在暖阳下，向记者缓缓讲起以前的故事。
　　每当有客人来访或外出参加活动，都贵玛
都会这样穿戴，这套衣服是她最喜欢的。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上，她穿的就是这套衣服。
　　都贵玛不仅是“草原的女儿”“最美的额
吉”，也是牧区的妇产科医生、牧民的知心朋友。
她缓缓叙述着自己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仿佛
在吟唱一首悠远的歌。

28 个孩子的“额吉”

　　如今的北方家庭已经没有储存冬菜的习
惯，但还是有人在入冬前为都贵玛送来了一袋
袋滚圆的土豆。“额吉，这是今年的新土豆，可甜
了。”说话的扎拉木吉不是都贵玛的儿子，却亲
切地称呼她“额吉”，因为都贵玛曾一勺勺牛奶
喂养他长大。
　　 1959 年至 1961 年，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等地的孤儿院里聚集了大量孤儿，这些孩子
普遍营养不良，嗷嗷待哺，因为缺乏食品，面临
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
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3000 名孤儿从
遥远的江南来到内蒙古草原，他们被牧民们亲
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
　　内蒙古自治区上上下下抓紧筹备，安排人
力、物力、财力，布置接运孩子。凡有接收孩子任
务的盟、旗，立即成立保育院，要在孩子到来之
前做好一切准备。
　　 1960 年，四子王旗在乌兰花镇成立了临
时保育院，并从全旗范围内寻找勤劳能干、能胜
任保育员工作的牧民。由于念过书、做事认真，
都贵玛被确定为保育员。
　　刚接到任务时，都贵玛心里也没底。她当时
只有 18 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照顾过孩子，
何况家中还有相依为命的姨妈需要照顾，生产
队的羊群也指望她去照料。但双亲早逝的都贵
玛知道，失去母亲的孩子有多么可怜。她叮嘱姨
妈保重身体，将羊群托付给生产队，毅然承担起
照顾孤儿的任务。
　　这些被送到草原的孩子，最小的仅 8 个月
大，最大的也只有 5 岁，需要在保育院调理好
身体之后才能被牧民们领养。年轻的都贵玛和
另一位助手一起照料这些体弱多病的婴幼儿，
做饭、洗衣、煮牛奶、教儿歌，和孩子们一起玩、
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得四脚朝天。
　　有一天，“小不点”呼和突然流着鼻涕跑过
来叫都贵玛“妈妈”，她的心一阵咚咚跳，张开
双臂把孩子搂进怀里。晚上，呼和甩着小胳膊
撒娇要和“妈妈”一起睡。都贵玛也是孤儿，理
解孩子对母亲怀抱的渴望。她一把把孩子抱在
怀里，小呼和安静地入睡了。看着一屋子的孩
子在夜色中甜甜地进入梦乡，都贵玛露出了幸
福的笑容。
　　孩子们在旗保育院休整了 4 个月后，都贵玛
独自一人带着这 28 个孩子回到脑木更苏木保育
院，让孩子们慢慢适应牧区的天气、牧家的饮食。

　　脑木更苏木保育院条件比较简陋，只有一
顶蒙古包。在蒙古包里，都贵玛把孩子们的床摆
成圆形，自己睡在中间，这样晚上不论哪个孩子
哭醒，她都能以最快的速度照料他们。每到晚
上，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跟着闹的场景，让年
轻的都贵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要是
有哪个孩子肚疼、腹泻、感冒发烧，不管是深更
半夜，还是雨雪天气，都贵玛都要去找医生。有
几次，数九寒天，她骑马飞驰在雪原上，还被草
原的饿狼追着跑。
　　在都贵玛 10 个月的精心呵护下，28 个体
弱多病的孩子很快适应了牧区的生活环境，真
正实现“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都被健康地
送到养父母家中。

“额吉”的 28 个孩子

　　“扎拉木吉，你又胖了吧，要注意。”扎拉
木吉刚进门，都贵玛就“唠叨”开了，“看你上
楼还大喘气，可不能再胖了，再胖就对身体不
好了。”虽然已经年过六旬，扎拉木吉在都贵
玛眼中还是个“淘气又让人心疼”的孩子。
　　都贵玛抚养过的 28 个“国家的孩子”，已
深深扎根在这片哺育滋养他们的土地上。他们
中，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有的成了人民教师，也
有人握着马鞭，成了地地道道的牧民。不论他们
工作再忙、住得再远，都会不时到都贵玛额吉家
坐坐，陪额吉喝碗热乎乎的奶茶。虽然他们都已
有儿孙，但依然是都贵玛的“心头肉”，一如 50
多年前那样。
　　那时，小扎拉木吉被一对夫妇领养，都贵玛
担心扎拉木吉不适应新家庭的生活，经常骑着
马去看他。有一次，都贵玛看到那对夫妇让小扎
拉木吉在蒙古包外干重活，瞬间眼泪就流了出
来。她教育了那对夫妇，抱起小扎拉木吉骑上马
回了家，决定自己抚养他。
　　过了几年，政府为小扎拉木吉找了另一家
养父母，都贵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觉得这对
夫妇善良温和，才同意把小扎拉木吉送到他们
家。之后的几年里，都贵玛还是经常到小扎拉木
吉家看看，看到他过着快乐的生活，她心里那块

“石头”才落了地。
　　每当扎拉木吉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眼中
饱含泪水。他说：“我特别感激我的都贵玛额吉，
她非常无私和伟大，有了她，我们这些‘国家的
孩子’过得很幸福。”
　　“国家的孩子”孙保卫来到内蒙古时只有 1
岁左右，经过都贵玛照料后，一对来自河北的支
边青年夫妇收养了他。“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很
多事情都没有印象。直到初中，我才得知自己的
身世，也才知道我的第一个额吉是都贵玛额
吉。”孙保卫说。
　　孙保卫再次见到都贵玛是 2006 年。那年，
他与其他的“国家的孩子”一同回脑木更苏木去
看望抚养过他们的都贵玛。“老人家远远地出来
迎接我们，她颤抖着拉着我们的手，那是一位母
亲对儿女的期盼。”孙保卫回忆说，“到了屋里，
额吉把一早就准备好的奶茶、手把肉端上来，亲
手喂我们，生怕我们吃不上。还问我们家庭和工
作的情况。这让我泪湿眼眶，再次感到她如母亲
般的温暖。”
　　近年来，孩子们和都贵玛建立了微信群，都
贵玛像一条情感的纽带，将天南海北的孩子们
连在一起。她经常通过微信和孩子们聊天，关心
他们的近况，孩子们也喜欢与都贵玛额吉分享
生活的酸甜苦辣。
　　这批孩子如今都子孙满堂、家庭幸福，都贵
玛感到十分幸福，但遗憾的是，有三位已经永远
离开了自己。她心里还装着一件事，总觉得是自

己亏欠了孩子们。“我没能记住孩子们的汉语
名字，前些年有孩子去寻亲，都没找到家人，
要是当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寻亲的希望也
许更大一些。”

药箱中的责任传递

　　熟悉都贵玛的人都知道，都贵玛有两样
“宝贝”，一样是 28 个“国家的孩子”，一样是
掉皮的旧药箱。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内蒙古草原，地广人
稀、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分娩
对于牧区妇女来说无疑是一道“鬼门关”。
　　结束保育院工作，回到草原放牧的都贵
玛，看到身边年轻女性在分娩时遭受的死亡
威胁，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酸楚。1974 年，刚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都贵玛，报名参加旗医院
组织的培训，跟随妇产科医生学习接产技巧
及产科医学知识。
　　 1975 年的一天，脑木更苏木乌兰希热嘎
查牧民敖敦格日勒难产，但最近的医院在 100
多公里外。情急之下，家人求助刚从旗医院学
成归来的都贵玛。正在家里放牧的都贵玛，扔
下羊鞭，背起培训结束时老师送的药箱，跨上
马背赶到产妇家，用自己掌握的现代医学技术
救下母女俩。那是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此后，
这片偏远草原上的产妇有了“保护神”。
　　今年 33 岁的松布尔也曾是都贵玛挽救
过的小生命。那年，松布尔的母亲难产，都贵
玛来到他们家对母子进行抢救。当时，小松布
尔的生命体征非常差，家人们几乎想放弃他。
但都贵玛不忍心，她用橘红色头巾包住小松
布尔，一边照顾产妇，一边照顾婴儿。最终产
妇获救，小松布尔也在都贵玛的精心照料下
活了下来。
　　都贵玛没有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她把牧
业劳动之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产科医学技术
上，逐步掌握了一套在牧区简陋条件下接产
的独特方法，10 多年间挽救 40 多位年轻母
亲的性命，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生命。
　　都贵玛不是专职医生，她的第一身份还
是牧民。因为放牧和接产不能兼顾，当年与她
一起参加产科培训的人，没有几个人坚持下
来。她说：“只要有病人家属来家里叫我，不管
多忙，我都得赶过去，因为党和政府让我学习
掌握了这门技术，这就是我的责任。”
　　都贵玛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产科大夫
的职责，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牧区医疗
和交通条件改善，牧民产妇能接受到更专业
的医院诊疗，都贵玛才停止了下乡接产工作。
　　都贵玛的药箱，在多年的下乡接产中早
已掉皮磨损，但她一直舍不得换。“这是我的
老师送给我的，接过药箱，我就接过了守护牧
区产妇的使命。”
　　 2016 年，都贵玛把这个见证了 40 多个
孩子诞生的药箱，送给了四子王旗蒙中医院
的玛希毕力格医生。回忆起都贵玛赠送药箱
的那一幕，玛希毕力格医生说：“当时药箱上
铺着蓝色哈达，哈达上放着一盒火柴。额吉
说，这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现在我送给你，
这不仅仅是我们草原医生的薪火相传，更是
责任的传递。”

草原的好女儿

　　都贵玛为人善良淳朴，不管是初次相见
还是常年相识，都能和她拉着手相谈甚欢。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来看望都贵玛，三位初次相见的

老人像老友般谈笑风生，在回忆过去时又牵
出了一件都贵玛此前鲜为人知的事迹。
　　龙梅玉荣姐妹曾在暴风雪中保护了集体
的羊群，而都贵玛也曾为守护集体的牛群，与
暴风雪“搏斗”了一夜。
　　 1977 年冬，四子王旗杜尔伯特草原下起
了罕见的大雪，狂风卷着雪花，像一堵墙迎面
扑来。当时都贵玛一家正准备把集体的牛群
赶到冬营盘，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挡住了他们
的去路。牛群在风雪中乱跑乱撞，场面一度
失控。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急，都贵
玛深知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冬营盘了，她竭
尽全力把牛群赶到一个避风的草堆里。为
了不丢掉集体的畜群，他们一家寸步不离
地守在原地，12 岁的女儿在风雪中冻得瑟
瑟发抖。
　　夜幕渐渐拉开，草原上的气温骤降至零
下 30 多摄氏度。面对没过膝盖的大雪，都贵
玛一家用铲子铲、用手挖，花了近 3 个小时
才把蒙古包扎好；看着早已见了底的干粮
包，她把最后几块饼给了女儿。一家人与寒
冷、饥饿和死神进行了彻夜的较量，直到第
二天，驼队救援人员发现他们，将他们送到
医院。
　　生活在大草原，都贵玛养成了勤劳、勇
敢、坚韧的性格。从小就懂事的她，主动帮牧
民们整理羊舍、喂养牲畜、收草料，剪羊毛、挤
奶、打草这些牧业工作她样样在行。
　　放牧，她的畜群是全嘎查膘情最好的；剪
羊毛，她是全嘎查剪得最快。干起活来，都贵
玛从来不挑不拣，不怕脏和累。提起都贵玛，
牧民们都说她是“草原的好女儿”。

“妈妈是我永远的骄傲”

　　都贵玛是“草原的好女儿”，更是女儿心
中的好妈妈。
　　都贵玛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查干”，蒙
古语意为“洁白的、善良的”。这是她对女儿的
美好期望，也是自己一生努力践行的为人
准则。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忙碌的，对自己
工作最是认真负责。她每天一早就出去放牧，
晚上才回来。我上学后，每天都是自己回家，
自己去学校，母亲看管集体牛群羊群走不
开。”查干回忆说。
　　 2006 年 7 月，首届内蒙古草原母亲节

“感动草原——— 十杰母亲”表彰大会在内蒙古
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举行，都贵玛在前往
现场的途中遭遇车祸，当时车里还坐着一名
怀孕的旗妇联干部。
　　查干说：“妈妈当时颈椎和脊柱严重受
伤，昏迷了 4 个小时，醒来后第一件事是问
孕妇和孩子的情况，后来医院要为她做手术，
她坚决要求不用昂贵的进口材料，说这次看
病是公家花钱，决不能给党和政府增加负
担。”
　　 2019 年 9 月 29 日，对都贵玛和查干来
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天，都贵玛要去人民大会
堂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的颁授仪式。
　　“前一天晚上，妈妈高兴得像一个小孩
子，拿出蒙古袍反复检查，就像我们小时候过
年时，迫不及待地要穿新衣服那样。我知道妈
妈的心思，这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她想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这一天。”查干说。
　　当天清晨，都贵玛早早醒来，洗漱完毕后
穿上紫色蒙古袍，配上橘红色头巾，7 时 30

分准时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查干留在酒店
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母亲荣获“人民楷模”国
家荣誉称号的场景。
　　“我作为妈妈的女儿，感到非常激动和骄
傲。妈妈的一生都在做着平凡又不平凡的事，
能够得到国家的肯定与褒奖，她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查干说。
　　都贵玛回到酒店后，没有直接用手去摸
奖章，而是小心翼翼地看着奖章，就像呵护着
28 个“国家的孩子”那般温柔。
　　多年来，大公无私、大爱无疆的都贵玛，
赢得了许多赞誉。1979 年、1983 年被评为

“全国三八红旗手”，2003 年被评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06 年被评为“中
国十大杰出母亲”，2007 年被提名“全国道
德模范”，2019 年获“最美奋斗者”。此外，都
贵玛还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级荣誉 10 项，乌
兰察布市级、四子王旗级荣誉 30 多项。

给牧民“另一个家”

　　如今，都贵玛搬到了四子王旗乌兰花镇
生活，女儿查干陪伴在她身边。日子平静祥
和，但她总是放心不下牧区的乡亲们，经常通
过微信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都贵玛经
常说：“现在我年纪大了，想在剩下的日子里，
继续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幼年失去父母的孟克吉雅和朝格德
力格尔兄弟来说，有个像都贵玛一样的姑姑
算是悲惨命运中的幸事。1980 年，都贵玛的
哥嫂相继病故，她二话没说把年仅 3 岁和 10
岁的兄弟俩接回家，与自己的女儿一同抚养。
虽然家境不富裕，但都贵玛从来没有亏待过
兄弟俩，供他们上学、送他们参军、帮孩子们
成家立业。
　　牧民图德布道尔吉和老伴热希斯仁瘫痪
在床，都贵玛得知后，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一直
照顾到老人去世。
　　有一年，都贵玛的远房侄子朝克德力格
尔在牧区摔断了腿，无人照顾。都贵玛其实也
没见过侄子几面，但听说此事后第一时间租
上车，赶到 165 公里外的脑木更苏木把他接
到医院做了手术，并照顾了他 20 多天。
　　如今，都贵玛虽然年事已高，腰弯了，手
脚不灵便了，可她还是处处牵挂着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尽其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一些
牧民进城看病掏不起医药费，都贵玛主动垫
付医药费；得知当地一所小学有 50 多名贫
困学生，她拿出 5000 元帮他们交纳相关费
用。随着年龄增大，都贵玛患了严重的白内
障，有人劝她做手术，她却说：“年纪大了，不
用做手术了，省下来的钱还能帮助几个贫困
学生。”
　　都贵玛在牧区生活的老邻居、老朋友，来
乌兰花镇办事，没有歇脚的地方，总会来她这
里。这些老邻居、老朋友开玩笑说，这就是他
们“另一个家”，在都贵玛这里，他们不是外
人，而是一家人。
　　汉语不流利的都贵玛，搬到乌兰花镇生
活后，为了更好融入社区这个大家庭，还专门
学习了汉语。每当社区居民需要的时候，她总
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每年的三八妇女节、
母亲节、国庆节，她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
社区居民讲情系边疆、孝老爱亲、家风传承、
子女教育……
　　“我这辈子做的这些事，其实都是我应该
做的。党和国家给了我荣誉，我非常荣幸。人
的一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
还会帮助更多的人。”都贵玛说。

  上图：拼版照片，上为年轻时的都贵玛（中）和家人
在他们居住的蒙古包前合影。下为 2018 年，76 岁的都贵
玛（右）和女儿查干朝鲁（左）在自家楼下合影。

  右图：都贵玛在牧区的家里照看小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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